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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襦记》

主要角色
李亚仙：旦
郑元和：小生
郑儋：老生
乐道德：丑
鸨儿：旦
来兴：丑
银筝：旦
崔佑甫：老生

情节
唐代常州刺史郑儋，有子名元和，赴京科考，路经曲江池，正值长安妓女李亚仙游春，一见钟情，两心相悦，
以致迷恋挥霍，不惜杀骏马为李亚仙医病，卖童仆以偿鸨儿。后郑元和金尽被逐，流落街头，沦为乞丐。
鸨儿迁居避郑元和，李亚仙设计赎身，寻找郑元和。郑元和在行乞中，遇父郑儋，郑儋怒郑元和堕落无行，
用棍将其打死。在老仆买棺时，为李亚仙所遇，寻踪见尸痛哭。郑元和苏活，李亚仙扶掖归家，勉励攻读，
甚至以刺目激劝，因得高中状元，面父认亲，结成美满姻缘。

注释
《绣襦记》是荀慧生与戏曲剧作家陈墨香合编的一出喜剧。它是根据古典名著唐宋传奇《李娃传》，并参照
了昆曲《郑儋打子》、《亚仙刺目》等折改编而成的。荀慧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首演此剧于北京开
明大戏院。当时荀慧生饰李亚仙，金仲仁饰郑元和，张春彦饰郑儋，马富禄饰乐道德，高秋颦饰鸨儿。解放
后，仍经常上演此剧，被誉为荀派六大喜剧之一。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整理

【第一场】

（四龙套、郑儋同上。）
郑儋　　　（引子）　　　　布德宣仁，管黎民，辅佐明廷。
　　　　　（念）　　　　　几年政绩远相闻，采得民谣报使君，雨后有人耕绿野，月明无犬吠黄昏。
　　　　　（白）　　　　　老夫，姓郑名儋，字公弼，荥阳人氏。唐室为臣，官拜常州刺史，夫人早丧，
　　　　　　　　　　　　　只生一子，名唤元和，虽读诗书，尚未上进。今日老夫下乡劝农而归，升坐大
　　　　　　　　　　　　　堂料理政务。
　　　　　　　　　　　　　左右伺候了。
（旗牌上。）
旗牌　　　（念）　　　　　天子开科选，丹书下九天。
　　　　　（白）　　　　　启禀大人：礼部公文到。
郑儋　　　（白）　　　　　呈上来。
（郑儋看。）
郑儋　　　（白）　　　　　原来天子开科取士，命老夫催唤常州士子。
　　　　　　　　　　　　　旗牌，将公文写作黄榜，四门张挂。
旗牌　　　（白）　　　　　遵命。
（旗牌下。）
郑儋　　　（白）　　　　　转堂。
（四龙套同下，院子上。）
郑儋　　　（白）　　　　　有请公子。
院子　　　（白）　　　　　是。
　　　　　　　　　　　　　有请公子。
（郑元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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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和　　（念）　　　　　万丈龙门终须到，青灯黄卷且勤劳。
　　　　　（白）　　　　　爹爹拜揖，唤孩儿出来有何教训？
郑儋　　　（白）　　　　　罢了，坐下。
郑元和　　（白）　　　　　告坐。
郑儋　　　（白）　　　　　天子开科，十道士子俱赴京都，我儿正好入京求取功名，若得一第，为父也有
　　　　　　　　　　　　　光彩。
郑元和　　（白）　　　　　孩儿遵命。
郑儋　　　（白）　　　　　命来兴预备行囊，随同公子前往。
郑元和　　（白）　　　　　不知何日命儿登程？
郑儋　　　（白）　　　　　命你即刻登程。儿啊，你今前去求取功名，命来兴随同进京，囊中多带银两，
　　　　　　　　　　　　　不许交结狐朋狗友，不许迷恋烟花，倘违我言，断不轻恕，听我训教！
　　　　　（西皮原板）　　我儿窗前习孔孟，
　　　　　　　　　　　　　锦绣珠玑满腹中。
　　　　　　　　　　　　　文章献与皇家用，
　　　　　　　　　　　　　箕裘才不坠家风。
郑元和　　（西皮原板）　　平日储才临时用，
　　　　　　　　　　　　　精研文史过三冬。
　　　　　　　　　　　　　万言策上邀皇宠，
　　　　　　　　　　　　　声名遍满凤池中。
郑儋　　　（西皮摇板）　　愿你此去早得中，
　　　　　　　　　　　　　不负寒窗苦用功。
（郑儋下，院子下。来兴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琴剑书箱你侍奉，
（来兴带马，郑元和上马，来兴挑担。）
郑元和　　（西皮摇板）　　接过金鞭跨玉骢。
　　　　　　　　　　　　　千里长途今始动，
乐道德　　（内白）　　　　郑兄慢走！
郑元和　　（西皮摇板）　　道旁来了乐仁兄。
（乐道德上。）
乐道德　　（西皮摇板）　　每日睡觉把饭用，
　　　　　　　　　　　　　忽然要把科甲蒙。
郑元和　　（白）　　　　　原来是乐仁兄，今欲何往？
乐道德　　（白）　　　　　皇上家开科取士，我前科没中，今科再去搅他。
郑元和　　（白）　　　　　如此你我一同进京。
乐道德　　（白）　　　　　对，跟你一块走，省下我的盘缠，倘若你中了，我也有了饭脑袋啦。
郑元和　　（白）　　　　　你我侥幸同榜，也未可知。
乐道德　　（白）　　　　　我要中了待下辈子见！
郑元和　　（白）　　　　　取笑了，就此马上加鞭。
　　　　　（西皮摇板）　　锥处囊中今脱颖，
乐道德　　（西皮摇板）　　我凭祖传你凭文。
（郑元和、乐道德、来兴同下。）

【第二场】

（李亚仙上。）
李亚仙　　（引子）　　　　万卉争妍，谁以我，泥内青莲。
（李亚仙坐。）
李亚仙　　（念）　　　　　为偿旧债落风尘，千愁万恨上眉心。贞心不遂欢娱改，留待他年剖示人。
　　　　　（白）　　　　　奴家李亚仙，乃长安人氏。只因亲死家贫，将我折卖平康，流落青楼，虽操贱
　　　　　　　　　　　　　业，颇有侠风，在这鸣珂巷随同假母倚门卖笑，志在择人而事，怎奈这些王孙
　　　　　　　　　　　　　公子，坐贾行商，均非可托之人，只得循分待时。正是：
　　　　　（念）　　　　　春色恼人眠不得，满腔幽怨向谁言。
　　　　　（白）　　　　　今日妈妈出门去了，我一人在家好生忧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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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筝上。）
银筝　　　（念）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白）　　　　　姑娘，众家姊妹到。
李亚仙　　（白）　　　　　说我出迎。
（众姊妹同上。）
众姊妹　　（同念）　　　　花柳有万千，都输李亚仙。
（众姊妹同入内，同坐。）
李亚仙　　（白）　　　　　不知众家姊妹到此，有失远迎，面前恕罪。
众姊妹　　（同白）　　　　岂敢，我等来得卤莽，姐姐恕罪。
李亚仙　　（同白）　　　　岂敢，不知众位姊妹到此为了何事？
众姊妹　　（同白）　　　　今日是曲江池赏春之日，特来请姐姐同观春景。
李亚仙　　（白）　　　　　小妹不喜繁华，不能奉陪。
众姊妹　　（同白）　　　　姐姐一人烦闷，何妨同游。
李亚仙　　（白）　　　　　如此小妹同游就是，侍儿带路。
　　　　　（西皮原板）　　三月莺花别样妍，
　　　　　　　　　　　　　买春满地撒榆钱。
　　　　　　　　　　　　　黄鹂调舌鸣深院，
　　　　　　　　　　　　　绛树新阴隐画船。
　　　　　　　　　　　　　翠屐踏残红杏雨，
　　　　　　　　　　　　　东风吹散绿杨烟。
　　　　　　　　　　　　　游丝牵惹青春怨，
（李亚仙、众姊妹、银筝同登楼。）
李亚仙　　（西皮摇板）　　一度登临一惘然。
（来兴、郑元和、乐道德同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家家无火桃喷火，
乐道德　　（西皮摇板）　　处处无烟柳吐烟。
郑元和　　（西皮摇板）　　金勒马嘶芳草地，
乐道德　　（西皮摇板）　　玉楼人醉杏花天。
郑元和　　（白）　　　　　乐仁兄，你我进得长安，哪里安身？
乐道德　　（白）　　　　　反正是住店。这西京城里，我是熟地方，你跟着我走没错。
郑元和　　（白）　　　　　如此你我马上加鞭。
　　　　　（西皮摇板）　　今到皇都来赴选，
　　　　　　　　　　　　　玉堂金马咫尺间。
　　　　　　　　　　　　　马行半途抬头看，
　　　　　　　　　　　　　高楼站定众婵娟。
　　　　　（白）　　　　　乐仁兄，这是什么所在，怎么楼上尽是些女子？
乐道德　　（白）　　　　　这个地方叫作曲江池，今日是游春之日，这都是青楼妓女，曲江池简直变成了
　　　　　　　　　　　　　勾栏院啦。
郑元和　　（白）　　　　　初入京都，你怎么单走这一条道路？
乐道德　　（白）　　　　　哪一条街不是走，难道这儿有老虎？
来兴　　　（白）　　　　　乐大爷，这条街我也知道，没有老虎，可是狼可多着呢。
乐道德　　（白）　　　　　城里会有了狼啦？有狼也是白脸狼，你细瞧瞧，那楼上都是狼。
郑元和　　（白）　　　　　有道是，非礼勿视。待我策马走去。
（郑元和打马。）
郑元和　　（白）　　　　　哦，此马怎么忽然不行？
乐道德　　（白）　　　　　什么是马不走，简直是你不走，你开眼吧，她们又不是好人家的儿女。看看有
　　　　　　　　　　　　　何不可呢？
郑元和　　（白）　　　　　我就看上一看。
（郑元和看。）
郑元和　　（白）　　　　　好一群无趣的妇人。
（郑元和又看。）
郑元和　　（白）　　　　　哎呀，那边还有一个女子，容光照人，与众不同。
乐道德　　（白）　　　　　你也有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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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和　　（白）　　　　　妙哇！
　　　　　（西皮流水板）　这女子容光照人眼，
　　　　　　　　　　　　　月殿走了姮娥仙。
　　　　　　　　　　　　　窈窕芳躯均长短，
　　　　　　　　　　　　　花容月貌迥非凡。
（郑元和打马坠鞭。来兴拾还马鞭。）
李亚仙　　（西皮流水板）　蝶乱蜂忙迷双眼，
　　　　　　　　　　　　　皎然玉树临风前。
　　　　　　　　　　　　　前世冤家今乍见，
（李亚仙细看。）
众姊妹　　（同白）　　　　姐姐，你怎么出神啦？
（李亚仙不理。）
乐道德　　（白）　　　　　郑大哥，你瞧这个女子也瞧您哪。
（郑元和作愧色，打马坠鞭下。乐道德、来兴同随下。）
李亚仙　　（西皮摇板）　　教人情意暗缠绵。
　　　　　（白）　　　　　银筝将这条马鞭拾来。
（李亚仙、银筝、众姊妹同下楼。银筝拾鞭。）
李亚仙　　（白）　　　　　谅那少年去之不远，侍儿快快赶上，将此鞭与他送去。
银筝　　　（白）　　　　　马走的快，怕赶不上啦。
李亚仙　　（白）　　　　　如此将鞭带了回去。
众姊妹　　（同白）　　　　我们还要陪酒去呢。
李亚仙　　（白）　　　　　少时见。
（众姊妹同下。李亚仙玩鞭。郑元和带来兴同上，寻鞭，李亚仙藏鞭，郑元和看李亚仙。）
郑元和　　（白）　　　　　我的丝鞭因何不一见，莫非在这女子手中，只是君子不履邪径，她是个娼门，
　　　　　　　　　　　　　我怎样向她启齿？
李亚仙　　（白）　　　　　那一君子，敢是失了什么物件？
来兴　　　（白）　　　　　公子，人家跟您说话呢。
郑元和　　（白）　　　　　哦哦。
（郑元和向李亚仙。）
郑元和　　（白）　　　　　大姐请来见礼。
李亚仙　　（白）　　　　　奴家还礼。
郑元和　　（白）　　　　　大姐，小生方才在此，失去丝鞭一条，大姐莫非得见？
李亚仙　　（白）　　　　　奴家拾得一条丝鞭，未知可是公子之物？
郑元和　　（白）　　　　　请赐下一观。
（李亚仙出鞭，来兴作眼色，郑元和看。）
郑元和　　（白）　　　　　正是小生之物。
（郑元和接过马鞭。）
郑元和　　（白）　　　　　告辞。
来兴　　　（白）　　　　　您别忙走，还没给人家道谢呢。
郑元和　　（白）　　　　　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记了。
（郑元和向李亚仙。）
郑元和　　（白）　　　　　小生多谢了。
李亚仙　　（白）　　　　　些许小事，怎敢当此礼貌。
郑元和　　（白）　　　　　告辞。
李亚仙　　（白）　　　　　奴家还有话叙谈。
郑元和　　（白）　　　　　有何金言，当面赐教。
李亚仙　　（白）　　　　　这——
（来兴与银筝作神气，来兴、银筝同拉下。）
李亚仙　　（白）　　　　　请问君子上姓？
郑元和　　（白）　　　　　小生郑元和，乃常州刺史郑公之子。
李亚仙　　（白）　　　　　原来是位贵公子，失敬了。
郑元和　　（白）　　　　　请问大姐上姓？
李亚仙　　（白）　　　　　奴家李亚仙，亲死家贫，堕落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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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和　　（白）　　　　　原来是李大姐。
李亚仙　　（白）　　　　　公子到京何事？
郑元和　　（白）　　　　　奉家父之命，到京求取功名。
李亚仙　　（白）　　　　　恭喜公子，今科必定高中。
郑元和　　（白）　　　　　多谢吉言。
李亚仙　　（白）　　　　　公子，你我今日萍水相逢，三生有幸，妾身操业微贱，不敢到府奉候，如蒙不
　　　　　　　　　　　　　弃，请驾临鸣珂巷李家院中一叙。
郑元和　　（白）　　　　　小生记下了，告辞。
李亚仙　　（白）　　　　　公子务必光降。
（郑元和看。）
郑元和　　（白）　　　　　我的来兴往哪里去了？
（李亚仙看。）
李亚仙　　（白）　　　　　我的侍儿也不见了，你我各自唤来。
（郑元和、李亚仙同唤。来兴、银筝同上。）
郑元和　　（白）　　　　　你这奴才哪里去了？
来兴　　　（白）　　　　　我们说话去了。
郑元和　　（白）　　　　　蠢才！
来兴　　　（白）　　　　　你们能说话，我们也能说话。
郑元和　　（白）　　　　　牵马过来！
来兴　　　（白）　　　　　给我鞭子！
郑元和　　（白）　　　　　你要鞭作甚？
来兴　　　（白）　　　　　没有鞭子哪儿拉马去？
郑元和　　（白）　　　　　真正蠢才！
（郑元和递鞭。来兴牵马，郑元和欲骑又止。）
郑元和　　（白）　　　　　大姐是坐轿回去，是乘车回去？
李亚仙　　（白）　　　　　奴家步行回去。
郑元和　　（白）　　　　　大姐弓鞋窄小，我的马匹让你乘骑。
李亚仙　　（白）　　　　　那如何使得，还是公子自己乘骑。
郑元和　　（白）　　　　　大姐不必忒谦，快请上马。
李亚仙　　（白）　　　　　有僭了。
　　　　　（西皮摇板）　　他那里要把花阴串，
　　　　　　　　　　　　　我这里且将柳径穿。
　　　　　　　　　　　　　你我今朝初见面，
（李亚仙上马。）
李亚仙　　（西皮摇板）　　好比刘、阮入桃源。
（李亚仙向郑元和。）
李亚仙　　（白）　　　　　公子，妾身住在鸣珂巷，你是要来的！
（李亚仙、银筝同下。）
郑元和　　（白）　　　　　我一定是要来的，啊哈哈哈。
　　　　　（西皮摇板）　　三生石上姻缘现，
　　　　　　　　　　　　　何幸今朝遇谪仙。
　　　　　　　　　　　　　两下留情相眷念，
　　　　　　　　　　　　　郑元和今日喜欲颠。
（郑元和、来兴同下。）

【第三场】

（乐道德上。）
乐道德　　（西皮摇板）　　曲江池上游一遍，
　　　　　　　　　　　　　柳绿花红甚可观。
（来兴、郑元和同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汉皋解珮今古羡，
　　　　　　　　　　　　　元和今日遇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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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道德　　（白）　　　　　郑大哥来了。
郑元和　　（白）　　　　　小弟来了。
乐道德　　（白）　　　　　你看我找这座店，干净不干净？
郑元和　　（白）　　　　　虽未入内看，这外面倒还干净。仁兄为何立在店门之外？
乐道德　　（白）　　　　　我怕你找不着。
郑元和　　（白）　　　　　费心了，你我店中一叙。
（郑元和、乐道德同入座。）
乐道德　　（白）　　　　　郑大哥，你的马呢？
郑元和　　（白）　　　　　一个朋友借去了。
乐道德　　（白）　　　　　不知是哪一位借去？
郑元和　　（白）　　　　　这个我的朋友，仁兄何必如此盘问。
乐道德　　（白）　　　　　西京的拐子多啦，别说你这四条腿的，连我这两条腿的，也保不住叫他蒙了走。
郑元和　　（白）　　　　　此人的住处名姓，小弟尽知，怕她何来？
乐道德　　（白）　　　　　不知他住在什么地方，姓氏名谁？
郑元和　　（白）　　　　　她住在鸣珂巷，姓名却未便明言。
乐道德　　（白）　　　　　哈哈，敢情你有了瞎事啦。
郑元和　　（白）　　　　　此话怎讲？
乐道德　　（白）　　　　　西京城的街道，你不用跟我说，这鸣珂巷是乐户行院所在，哪儿能住朋友？不
　　　　　　　　　　　　　定哪位贵相知，把你的马骑走啦。
郑元和　　（白）　　　　　实不相瞒，是李亚仙骑去了。
乐道德　　（白）　　　　　什么？李亚仙？她是西京妓院里第一个大红人儿，你那一匹马价值千金，也就
　　　　　　　　　　　　　配她骑，你认识了她，也不枉到京一趟，真是祖上的德行。
郑元和　　（白）　　　　　取笑了。
乐道德　　（白）　　　　　你别白认识她，你可以到她院里坐坐。
郑元和　　（白）　　　　　那李亚仙也曾叫我前去，只是男女之间多有不便。
乐道德　　（白）　　　　　你真是书呆子，她是妓女，你怎么说起男女有别来。
郑元和　　（白）　　　　　我从未到过她家，怎好前去？
乐道德　　（白）　　　　　上鸣珂巷还认门吗？你跟我走一趟就结啦。
郑元和　　（白）　　　　　去得的？
乐道德　　（白）　　　　　去得的。你不去，你的马哪儿找去？咱们走吧！
郑元和　　（白）　　　　　走哇！
　　　　　（西皮摇板）　　从来不识娇娘面，
　　　　　　　　　　　　　今日才去访勾栏。
　　　　　　　　　　　　　欲前却又生腼腆，
　　　　　　　　　　　　　心神无主似梦间。
乐道德　　（白）　　　　　到啦。咱们进去。
郑元和　　（白）　　　　　还未曾叩门通报，怎好进去？
乐道德　　（白）　　　　　你真怯的邪行，逛这儿不用叫门的。
（郑元和、乐道德同入，鸨儿上。）
鸨儿　　　（白）　　　　　二位找谁？
郑元和　　（白）　　　　　乐仁兄，你我回去吧。
乐道德　　（白）　　　　　你怎么刚进来，就想出去？
郑元和　　（白）　　　　　这不是李亚仙，我在此作甚？
乐道德　　（白）　　　　　这是亚仙的妈。
郑元和　　（白）　　　　　原来是妈妈。小生有礼。
鸨儿　　　（白）　　　　　您贵姓啊？
郑元和　　（白）　　　　　小生郑元和。
乐道德　　（白）　　　　　我说妈妈，这是常州刺史荥阳公的公子，他是专门看李亚仙来的。
鸨儿　　　（白）　　　　　哦，原来是位贵公子，您是找亚仙的，我给你瞧瞧去。
　　　　　　　　　　　　　亚仙见客啦！
（银筝、李亚仙同上。）
李亚仙　　（念）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
　　　　　（白）　　　　　妈妈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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鸨儿　　　（白）　　　　　有两位客官见访。
李亚仙　　（白）　　　　　身体不爽……
鸨儿　　　（白）　　　　　又不见客啊，我告诉你，这人可说专门看你来的！
李亚仙　　（白）　　　　　是哪个？
鸨儿　　　（白）　　　　　他是荥阳郑公子。
李亚仙　　（白）　　　　　待我来见。
（李亚仙见郑元和。）
李亚仙　　（白）　　　　　郑公子。
鸨儿　　　（白）　　　　　你们会过？
李亚仙　　（白）　　　　　是会过的。
郑元和　　（白）　　　　　大姐拜揖。
李亚仙　　（白）　　　　　公子请坐。
郑元和　　（白）　　　　　有坐。
李亚仙　　（白）　　　　　多蒙公子赐我代步，又承光降，当面谢过。
鸨儿　　　（白）　　　　　敢情你回来骑的是人家的马。
来兴　　　（白）　　　　　那是一匹千里马，值钱着呢。
郑元和　　（白）　　　　　多承大姐见召，故尔斗胆登门只是未备礼物，大姐恕罪。
李亚仙　　（白）　　　　　公子忒谦了。
乐道德　　（白）　　　　　到这儿来玩还讲酸礼，可真透着新鲜。
李亚仙　　（白）　　　　　妈妈吩咐备酒。
郑元和　　（白）　　　　　小生用过饭了。
李亚仙　　（白）　　　　　聊备一樽，少申敬意。
郑元和　　（白）　　　　　大姐忒谦了。
乐道德　　（白）　　　　　她要备酒就让她备，反正这里头没白扰的。
郑元和　　（白）　　　　　我实实用过饭了。
乐道德　　（白）　　　　　不吃饭，坐着喝酒说话。可别露怯！
郑元和　　（白）　　　　　是是是！
李亚仙　　（白）　　　　　请问公子现住何处？
郑元和　　（白）　　　　　现住旅店。
李亚仙　　（白）　　　　　旅店恐不洁净，公子如不弃嫌，何妨搬在敝院？
郑元和　　（白）　　　　　多承大姐美意，只是一来萍水相逢，二来男女有别，恐有许多不便。
乐道德　　（白）　　　　　什么便不便？她这儿越有人住，才越欢迎呢。
鸨儿　　　（白）　　　　　这位公子敢情是个雏儿呀。
乐道德　　（白）　　　　　他没开知识，没娶媳妇呢。不但没娶，连亲都没定呢。怎么能不雏哪？
鸨儿　　　（白）　　　　　哦，这么回事。
（鸨儿背身自语。）
鸨儿　　　（白）　　　　　嗯，雏儿我更好赚他的钱。
乐道德　　（白）　　　　　他是雏儿，我可是老在行，既你们姑娘留他住，我就替他答应就结啦。
（乐道德向郑元和。）
乐道德　　（白）　　　　　我替你答应啦，你爱住不住。
郑元和　　（白）　　　　　住得的？
乐道德　　（白）　　　　　怎么住不得，你住下没错，明天我去搬行李，不但让你住，我没事还陪你几天
　　　　　　　　　　　　　哪。
郑元和　　（白）　　　　　如此我就住下。
乐道德　　（白）　　　　　住下就好啦，得配对。
郑元和　　（白）　　　　　什么叫作配对？
乐道德　　（白）　　　　　你跟李大姐是一对，我跟这位妈妈是一对。你瞧配的均不均？这叫相女配夫。
郑元和　　（白）　　　　　仁兄果然分配不差。
乐道德　　（白）　　　　　你别叫我仁兄啦，我跟大姐的妈一成对，你叫我丈人就得啦。
郑元和　　（白）　　　　　仁兄游戏文章，小弟是不敢赞一词的。
乐道德　　（白）　　　　　来兴，咱们各寻各乐，别在这儿讨人嫌。
（乐道德拉鸨儿同下，来兴拉银筝同下。郑元和呆坐看李亚仙。李亚仙看郑元和，郑元和作愧。）
李亚仙　　（白）　　　　　好一个至诚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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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公子，方才闻得贵友言道，公子尚未定有妻室，不知是否实言？
郑元和　　（白）　　　　　小生实未定亲。
李亚仙　　（白）　　　　　公子系出名门，难道无贵家大族与你攀亲？
郑元和　　（白）　　　　　只因家父选择太严，因此耽误了。
李亚仙　　（白）　　　　　不知公子要娶怎样一位夫人？
（郑元和作羞，不答。）
李亚仙　　（白）　　　　　公子为何不言？
郑元和　　（白）　　　　　小生颇有奢望要娶一个知书达理的绝色佳人。
李亚仙　　（白）　　　　　不知要怎样一个绝色佳人？
郑元和　　（白）　　　　　这……便似大姐这样一位佳人于愿足矣。
李亚仙　　（白）　　　　　怎么，似奴家这般陋质便可如愿？公子选择还不算甚严。
郑元和　　（白）　　　　　小生出言冒昧，大姐莫怪。
李亚仙　　（白）　　　　　奴家也深慕公子厚重不佻，虽然涉足花丛，全无半点轻狂，奴愿侍巾栉。
郑元和　　（白）　　　　　若得如此，实乃小生之幸，待我回去禀知家父家母，央媒说合。
李亚仙　　（白）　　　　　公子，教坊中人，是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今日便可成亲。
郑元和　　（白）　　　　　今晚成亲未免草草，恐人耻笑。
李亚仙　　（白）　　　　　公子太老诚了，随奴到卧房中去。
郑元和　　（白）　　　　　有劳引路。
李亚仙　　（白）　　　　　郎君请。
　　　　　（西皮摇板）　　前世姻缘今日见，
　　　　　　　　　　　　　红丝一线暗中牵。
（郑元和、李亚仙同下。）

【第四场】

（四龙套、郑儋同上。）
郑儋　　　（西皮摇板）　　一封丹诏从天降，
　　　　　　　　　　　　　离了常州往帝邦。
　　　　　（白）　　　　　老夫自从命元和进京求取功名，久未接他音信，今乃圣上万寿之期，老夫奉召
　　　　　　　　　　　　　入京恭贺圣节。
　　　　　　　　　　　　　左右开道。
　　　　　（西皮原板）　　君王有道民欢畅，
　　　　　　　　　　　　　五谷丰登岁月康。
　　　　　　　　　　　　　宋璟、姚崇二丞相，
　　　　　　　　　　　　　忠心赤胆——
　　　　　（西皮二六板）　日月光。
　　　　　　　　　　　　　老夫无才蒙帝赏，
　　　　　　　　　　　　　宏宣王化在一乡。
　　　　　　　　　　　　　祖德天恩不可忘，
　　　　　　　　　　　　　勉竭驽骀报君王。
（郑儋下。四龙套同随下。）

【第五场】

（来兴、郑元和同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温柔乡里多欢幸，
　　　　　　　　　　　　　不想病倒意中人。
　　　　　（白）　　　　　咳，小生自到鸣珂巷，多蒙李大姐十分恩爱，不想大姐染病在床，昨日医生言
　　　　　　　　　　　　　道，药中须用马肝为引，我不免将我的马杀死，取肝煎汤以起沉疴。
　　　　　　　　　　　　　来兴，你将我的马牵去杀死，把马肝取来。
来兴　　　（白）　　　　　那匹马是匹千里马，您别宰了留着卖。那可价值千金呢！
郑元和　　（白）　　　　　李大姐的病势沉重，药中须得马肝为引，快快与我将马杀了。
来兴　　　（白）　　　　　敢情您是为的李大姐，我跟您说吧，自从咱们爷儿俩进院，您化的钱真不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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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银子越花越少，鸨儿瞧您手里有点窘啦，待您一天不如一天，您还不醒
　　　　　　　　　　　　　攒，还要杀马，您留着吧，别弄得没的卖，回头把我卖啦。
郑元和　　（白）　　　　　不要多言，快把马牵去杀了。
来兴　　　（白）　　　　　得让他来辈子变人去。
（来兴杀马，取肝。）
郑元和　　（白）　　　　　拿去付与鸨儿煎汤与大姐用。
来兴　　　（白）　　　　　嗻。
（来兴下。乐道德上。）
乐道德　　（念）　　　　　腰里不方便，去把呆子骗。
　　　　　（白）　　　　　郑大哥！
郑元和　　（白）　　　　　乐兄来了，请坐。
乐道德　　（白）　　　　　有坐。
（乐道德坐，见郑元和叹息。）
乐道德　　（白）　　　　　您干什么发愁？
郑元和　　（白）　　　　　李大姐染病，叫我怎的不愁？
乐道德　　（白）　　　　　咱们俩一路进京，盘川都是您的，到京住店您给店钱，您搬到院里来，我跟着
　　　　　　　　　　　　　起哄，哪一回都是您花钱，我这两天手里正窘，偏又接到家信，叫我不用下场，
　　　　　　　　　　　　　我女人要改嫁，叫我回去，我是一个钱没有，崔尚书府里要买人，我又不能
　　　　　　　　　　　　　把自己卖啦，没别的，还得跟您借几两。
郑元和　　（白）　　　　　朋友有通财之义，但不知仁兄要用多少？
乐道德　　（白）　　　　　太多了，我也用不了，二三百两就够啦。
郑元和　　（白）　　　　　我这里正有三百银子，仁兄请拿去一用，但不知几时还我？
乐道德　　（白）　　　　　我来辈子准还。
郑元和　　（白）　　　　　取笑了。待我与你取来。
（郑元和取银付乐道德。）
乐道德　　（白）　　　　　赶紧回家，别让媳妇改了姓。
（乐道德下。）
郑元和　　（白）　　　　　乐兄已去，待我去到大姐房中看看病体如何。
（郑元和欲下。鸨儿上。）
鸨儿　　　（白）　　　　　你哪儿去？
郑元和　　（白）　　　　　我要看大姐的病体如何。
鸨儿　　　（白）　　　　　我们姑娘吃了马肝，病是好啦，在屋里歇觉呢。
郑元和　　（白）　　　　　大姐病已好了，待我谢天谢地。
鸨儿　　　（白）　　　　　我们姑娘的病好啦，我可快犯病啦。
郑元和　　（白）　　　　　你怎么快犯病了？
鸨儿　　　（白）　　　　　我是要犯穷病，见钱就好，您该我院里的饭钱有一百多两，你都给了我，我的
　　　　　　　　　　　　　病就不犯了。
郑元和　　（白）　　　　　原来银子还能治病，妈妈，一百两倒也寻常，大蛆病体才愈，让她安眠，我少
　　　　　　　　　　　　　时把钱给你。
鸨儿　　　（白）　　　　　你可快着点。
（鸨儿下。）
郑元和　　（白）　　　　　哎呀，不想鸨儿与我要钱，我身边分文没有，这便怎么着？也罢，崔尚书要买
　　　　　　　　　　　　　僮仆，我不免把来兴卖去，倒可以分得百十两银子。
（来兴暗上，听。）
来兴　　　（白）　　　　　我说找到我这不是？
郑元和　　（白）　　　　　你跟着我也无好处，不如另换主人，倒可彼此有益。
来兴　　　（白）　　　　　您要卖也由着您卖，您可别卖给我舅舅。
郑元和　　（白）　　　　　却是为何？
来兴　　　（白）　　　　　我舅舅爱使小钱，又爱赊账。
郑元和　　（白）　　　　　我将你卖往崔尚书府中，你可愿去？
来兴　　　（白）　　　　　我可不去。
郑元和　　（白）　　　　　为什么不去？
来兴　　　（白）　　　　　怕当小跟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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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和　　（白）　　　　　这奴才如此可恶，待我哄骗与他。
　　　　　　　　　　　　　来兴，随我出来，你爹爹来了。
来兴　　　（白）　　　　　我爸爸来啦？在哪儿啦？
郑元和　　（白）　　　　　随我来。
（郑元和、来兴同出院。）
来兴　　　（白）　　　　　爸爸在哪儿？
郑元和　　（白）　　　　　在这里。
来兴　　　（白）　　　　　你冤我作什么？
郑元和　　（白）　　　　　赚你出院，为的是卖你。
来兴　　　（白）　　　　　卖只管卖，我可得自己吆喝。
郑元和　　（白）　　　　　你便自己去吆喝。
来兴　　　（白）　　　　　新出院的来兴，论个不论斤，一百五十两一个嘞！
（来兴下。郑元和跺足。）
郑元和　　（白）　　　　　惭愧，惭愧。
（郑元和下。）

【第六场】

（李亚仙上。）
李亚仙　　（西皮摇板）　　顾影伤春枉自怜，
　　　　　　　　　　　　　朝云暮雨怨华年。
　　　　　　　　　　　　　苍天若与人方便，
　　　　　　　　　　　　　愿作鸳鸯不羡仙。
　　　　　（白）　　　　　奴家自遇郑郎，十分恩爱，怎奈他性情患厚，用钱散漫，鸨儿欺他年少，屡次
　　　　　　　　　　　　　欺骗与他，眼看着囊中全尽，偏偏奴家染病在床，鸨儿乘此机会，又不知赚了
　　　　　　　　　　　　　他多少银钱。今日奴家病体痊愈，不免待公子到来用言语劝他一番，叫他节省
　　　　　　　　　　　　　浮费。正是：
　　　　　（念）　　　　　且将三寸舌，打动一片心。
　　　　　（西皮摇板）　　倾心吐胆来劝谏，
　　　　　　　　　　　　　指醒迷途痴少年。
（鸨儿上。）
鸨儿　　　（西皮摇板）　　烟花都有青白眼，
　　　　　　　　　　　　　不爱人才只爱钱。
李亚仙　　（白）　　　　　妈妈来了，请坐。
鸨儿　　　（白）　　　　　孩子你也坐下。
李亚仙　　（白）　　　　　告坐。
鸨儿　　　（白）　　　　　你的病是全好啦？
李亚仙　　（白）　　　　　痊愈了。多劳妈妈挂念。
鸨儿　　　（白）　　　　　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李亚仙　　（白）　　　　　妈妈有何吩咐？
鸨儿　　　（白）　　　　　郑家那个公子，叫我狼的也不差什么啦，我今日跟他要一百两银子，他就当时
　　　　　　　　　　　　　没拿出来，我打算打发他走道儿啦，你及早跟他疏远了吧。
李亚仙　　（白）　　　　　妈妈说哪里话来，郑公子进得院来，化了许多银子，女儿染病，药中要用马肝
　　　　　　　　　　　　　为引，他将千金骏马杀死，取肝熬药，这等情义，女儿若是将他冷落，岂不受
　　　　　　　　　　　　　人笑骂？此事只怕使不得。
鸨儿　　　（白）　　　　　一死热上啦，别管她怎么热，我总想法替她甩。
郑元和　　（内白）　　　　走哇！
（郑元和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只为佳人情眷恋，
　　　　　　　　　　　　　家僮、骏马一齐捐。
　　　　　（白）　　　　　妈妈、大姐。
鸨儿　　　（白）　　　　　你刚才许我那一百两银子呢。
（李亚仙摆手，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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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仙　　（白）　　　　　无有。
郑元和　　（白）　　　　　无有。
鸨儿　　　（白）　　　　　你出来。
（郑元和、鸨儿同出。）
郑元和　　（白）　　　　　你叫我出来作甚？
鸨儿　　　（白）　　　　　你说没钱，你手里拿的什么？
（李亚仙作手势，郑元和藏银。）
鸨儿　　　（白）　　　　　现藏也来不及。
郑元和　　（白）　　　　　这是一百两银子，妈妈收下。
鸨儿　　　（白）　　　　　郑大爷您破费啦，您还没吃饭啦吧？我给你预备酒席去。
　　　　　　　　　　　　　孩子，你陪大爷说一会话。
李亚仙　　（白）　　　　　妈妈顷刻之间便有两副面目，可算得见钱眼开。
鸨儿　　　（白）　　　　　如今的人都是这个样儿。没钱不办事啊！
（鸨儿下。）
李亚仙　　（白）　　　　　公子太老实了，想鸨儿欲壑难填，你纵有千金，也不该如此浪费，只恐你裘敝
　　　　　　　　　　　　　黄金尽，谁怜范仲寒。
（鸨儿上。）
鸨儿　　　（白）　　　　　郑大爷，酒饭给您预备得啦。
郑元和　　（白）　　　　　待我与大姐同用，妈妈摆下。
（郑元和对李亚仙而坐，饮。）
郑元和　　（西皮摇板）　　秀色可餐何须饭，
　　　　　　　　　　　　　元和快乐似神仙。
鸨儿　　　（白）　　　　　大爷，您还有钱没有，我还借几两。
郑元和　　（白）　　　　　这个，我手内一时不便，改日与你。
（鸨儿背语。）
鸨儿　　　（白）　　　　　他还是没钱，我还是甩——
郑元和　　（白）　　　　　饭已用毕。大姐病体初痊，饮酒颇觉减少。
李亚仙　　（白）　　　　　奴家患病之时，许下洪福寺中香愿，今日正好前去还愿。
鸨儿　　　（白）　　　　　你的病刚好，别再着风。
（鸨儿向郑元和使眼色。）
郑元和　　（白）　　　　　大姐病体初愈，小生替你前去。
李亚仙　　（白）　　　　　这个，郑郎，还是奴家自去的好。
鸨儿　　　（白）　　　　　郑大爷替你去顶好，你干什么拦着。
郑元和　　（白）　　　　　是呀，小生替你前去最好。
李亚仙　　（白）　　　　　公子要去，速速回来。
郑元和　　（白）　　　　　我晓得。
鸨儿　　　（白）　　　　　您换了衣服就走吧。
郑元和　　（白）　　　　　我的衣服除了身上这一件，是一件也没有了。
李亚仙　　（白）　　　　　我这里虽无衣服，你可换顶头巾前去。
郑元和　　（白）　　　　　且慢，我这头巾是大姐亲手所制，我是不换的，我走了。
（郑元和出。）
鸨儿　　　（白）　　　　　您认识洪福寺的路吗？
郑元和　　（白）　　　　　这我倒不十分认得。
鸨儿　　　（白）　　　　　我告诉你，出城绕个圈，再进城，往东走个转，再往西，就算到啦。
郑元和　　（白）　　　　　记下了。
鸨儿　　　（白）　　　　　您到了庙里，多烧香，多磕头，那庙里的佛像多着呢，您都得烧香，罗汉堂五
　　　　　　　　　　　　　百罗汉，一位罗汉三个头，老爷殿您连关平、周仓、带马童都得磕到了，才算
　　　　　　　　　　　　　真心还愿呢。
郑元和　　（白）　　　　　我为了大姐之事，就连四大天王足下的怪物，我都要磕头的。正是：
　　　　　（念）　　　　　本来无一事，反成日夜忙。
（郑元和下。）
鸨儿　　　（白）　　　　　这小子可走啦，我说姑娘，我可吃了耗子药啦，我可要搬家。
李亚仙　　（白）　　　　　妈妈怎么忽然要迁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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鸨儿　　　（白）　　　　　你不知道，这所房是崔尚书管家的房子，他要收回去，再说这个院里，红运也
　　　　　　　　　　　　　走过去啦，你多灾多病，这房子也不吉利，非搬不可。
李亚仙　　（白）　　　　　不知几时迁移？
鸨儿　　　（白）　　　　　今日就搬。
李亚仙　　（白）　　　　　今日如何来得及呢？
鸨儿　　　（白）　　　　　你病的时候，我早就安置好啦。
李亚仙　　（白）　　　　　妈妈早已安置好了！
（李亚仙背语。）
李亚仙　　（白）　　　　　看妈妈如此行为，分明是要撇下郑郎，又怕他宦门势焰，故此用这般计策。
　　　　　　　　　　　　　啊妈妈，纵要迁移，须待郑郎烧香回来一同迁居。
鸨儿　　　（白）　　　　　我早给你预备下车啦，我跟邻舍留句话儿，郑公子找得着，咱们走吧。
李亚仙　　（白）　　　　　还是等待公子为是。
鸨儿　　　（白）　　　　　等他干什么？咱们快点走结啦。
李亚仙　　（白）　　　　　呀！
　　　　　（西皮散板）　　闻言不觉朱颜变，
　　　　　　　　　　　　　此时进退两为难。
　　　　　　　　　　　　　没奈何只得离旧院——
（银筝、车夫同上。李亚仙、鸨儿同登车。）
李亚仙　　（西皮散板）　　一寸芳心两地悬。
（李亚仙下。银筝、车夫、鸨儿同下。）

【第七场】

（郑元和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拜罢佛祖参贤圣，
　　　　　　　　　　　　　只求法力护佳人。
　　　　　（白）　　　　　我烧了一回香，磕了几万头，我的心也算尽到了。天不早了，回院去吧。
（郑元和行。）
郑元和　　（白）　　　　　到了，待我进去。
　　　　　　　　　　　　　哎呀，怎么院门反锁，想是她母女出门去了，我不免向邻居一问。
（郑元和向内。）
郑元和　　（白）　　　　　请问李家母女出门往何方而去，列位晓得么？
邻居　　　（内白）　　　　她母女现已搬家，不知去向。
郑元和　　（白）　　　　　谁知她母女竟已迁居，这必是那鸨儿的主意，我不免找一旅店暂且安身，再去
　　　　　　　　　　　　　寻访大姐便了。
　　　　　（西皮散板）　　退难退来进难进，
　　　　　（白）　　　　　哎呀大姐啊！
　　　　　（西皮散板）　　怎知我今日受飘零。
（郑元和下。）

【第八场】

（李亚仙上。）
李亚仙　　（念）　　　　　莫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仁。
　　　　　（白）　　　　　奴家自移居之后，看看月余不见郑郎到来，我与他情投意合，谅他断无抛我之
　　　　　　　　　　　　　理，定是鸨儿诡计将他抛撇，我有意赎身出院，寻找郑郎，又怕鸨儿无情，不
　　　　　　　　　　　　　许我携带资财。为此将珠宝翠钻缝在一件绣襦之中，以便遮掩鸨儿耳目。
（银筝暗上。）
李亚仙　　（白）　　　　　银筝过来。我这几日手内空乏，这里有绣襦一件，你可拿到典当铺中，当十两
　　　　　　　　　　　　　银子。
银筝　　　（白）　　　　　是。
李亚仙　　（白）　　　　　转来。近处当铺不大稳便，你可到福庆坊当铺中去当。
银筝　　　（白）　　　　　好远道，我得晚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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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筝下。）
李亚仙　　（白）　　　　　银筝已去，不免请出鸨儿，办理赎身之事。
　　　　　　　　　　　　　有请妈妈！
（鸨儿上。）
鸨儿　　　（念）　　　　　开的烟花院，使的昧心钱。
李亚仙　　（白）　　　　　妈妈。
鸨儿　　　（白）　　　　　你坐下吧。
李亚仙　　（白）　　　　　告坐。
鸨儿　　　（白）　　　　　你把妈妈掇弄出来，有什么事？
李亚仙　　（白）　　　　　女儿有话要与妈妈商议。
鸨儿　　　（白）　　　　　你要说什么？
李亚仙　　（白）　　　　　女儿在院中已经十载，与妈妈挣了不少的银钱，如今女儿要赎身出院。
鸨儿　　　（白）　　　　　你想不干这个，那可不行，我这院里就指着你，你要不干，妈妈只好另搭别处，
　　　　　　　　　　　　　我不能答应。
李亚仙　　（白）　　　　　话不是这样讲，青楼妓女迎宾接客，全凭容貌，若不趁着盛年自家寻个收场，
　　　　　　　　　　　　　一旦年老，还在院中，只好烧火作饭服侍后来姊妹，受不尽的凌逼，倘若身死，
　　　　　　　　　　　　　连一具棺木也是无有。我今日拿定主意，出院寻一才郎，付托终身，日后生
　　　　　　　　　　　　　儿养女，方不虚度一生。
鸨儿　　　（白）　　　　　怎么着？你一定要出去？
李亚仙　　（白）　　　　　我去心已定。
鸨儿　　　（白）　　　　　你要出院，妈妈也不能强留你，你就去吧。
李亚仙　　（白）　　　　　多谢妈妈。待我去料理箱笼，即刻出院。
鸨儿　　　（白）　　　　　慢着。你还想搬你的东西吗？你的人还是妈妈养活大的哪，你只许一个人儿走，
　　　　　　　　　　　　　什么东西都不许你带！
（李亚仙冷笑。）
李亚仙　　（白）　　　　　怎么讲，不许我携带箱笼么？哼哼，我早已料到此处，我就一人出院。
鸨儿　　　（白）　　　　　不但叫你一个人出院，你身上穿的衣裳、头上戴的钗环，件件都得给我留下。
　　　　　　　　　　　　　不然我就不让你走！
李亚仙　　（白）　　　　　哦，连随身的衣服钗环也要留下么？哎，这就是我青楼女子的下场头啊！
　　　　　（西皮二六板）　烟花门巷多阴险，
　　　　　　　　　　　　　红粉骷髅非讆言。
　　　　　　　　　　　　　豺狠狼贪狐媚谄，
　　　　　　　　　　　　　悠悠欲壑本难填。
　　　　　　　　　　　　　我生薄命如蓬转，
　　　　　　　　　　　　　兰以香焚膏自煎。
　　　　　　　　　　　　　锦屏空把青春贱，
　　　　　　　　　　　　　百岁流光箭离弦。
　　　　　　　　　　　　　青春一去迟暮感，
　　　　　　　　　　　　　桃花人面怅当年。
　　　　　　　　　　　　　孽冤解脱休留恋，
　　　　　（西皮散板）　　莫听浔阳商妇弦。
　　　　　（白）　　　　　妈妈如此无情，难道今日一别，你我就再无相见之日么？
鸨儿　　　（白）　　　　　什么相见不相见，你快给我脱，你要不脱，妈妈就要动手啦。
李亚仙　　（白）　　　　　我既不在勾栏，还穿这锦衣华服则甚？你不用凌逼，待我自己脱来。
（李亚仙脱衣。）
李亚仙　　（西皮散板）　　绫罗锦绣皆除净，
　　　　　　　　　　　　　玉钿金钗不与存，
　　　　　　　　　　　　　荆布自甘心意定，
　　　　　　　　　　　　　从今不作教坊人。
　　　　　（白）　　　　　我要走了。
鸨儿　　　（白）　　　　　你滚出去吧！
（鸨儿推李亚仙，李亚仙跌，鸨儿下。）
李亚仙　　（哭）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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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皮散板）　　心中得意假悲恨。
（李亚仙暗笑。银筝上。）
银筝　　　（白）　　　　　姑娘怎么啦？
李亚仙　　（西皮散板）　　飞出牢笼访郑生。
　　　　　（白）　　　　　我今日已与鸨儿破颜出院，鸨儿把我身上衣服都脱去了，你当的绣襦呢？
银筝　　　（白）　　　　　人家说太旧啦，当不了那么些钱，不要。
李亚仙　　（白）　　　　　既是当不出去，快把绣襦还我，多谢你奔忙了。
银筝　　　（白）　　　　　您收下吧。您就这么走了？
李亚仙　　（白）　　　　　鸨儿狠毒，无计奈何？
银筝　　　（白）　　　　　苦命的姐姐啊。
李亚仙　　（白）　　　　　喂呀妹妹……
（李亚仙、银筝同哭。）
银筝　　　（白）　　　　　待我送姐姐一程。
（李亚仙接襦。）
李亚仙　　（白）　　　　　不用了，你回院去吧。免得鸨儿生疑，你又要遭她毒打。
银筝　　　（白）　　　　　那我回去了。
李亚仙　　（白）　　　　　后会有期。
（银筝恋恋不舍下。）
李亚仙　　（白）　　　　　不想鸨儿中我之计，我这绣襦之中，暗藏许多珠宝，我有了此物，不愁目下饥
　　　　　　　　　　　　　寒，我不免寻找郑郎，共订白首之盟，图个终身结果便了。正是：
　　　　　（念）　　　　　但愿孟光能举案，心同莲子苦中甘。
（李亚仙下。）

【第九场】

（乞丐上。）
乞丐　　　（念）　　　　　每日沿街讨，冻饿实难熬。
　　　　　（白）　　　　　在下是长安城里一个要饭的，我们这一伙里添了一个叫郑元和的，这小子是个
　　　　　　　　　　　　　书呆子，什么也不会，我今天不免挤兑挤兑他。
　　　　　　　　　　　　　我说郑大相公出来吧！
（郑元和上。）
郑元和　　（西皮散板）　　君子身齐运不齐，
　　　　　　　　　　　　　作了吹箫伍子胥。
　　　　　（白）　　　　　大哥有礼。
乞丐　　　（白）　　　　　你别讲酸礼啦。
郑元和　　（白）　　　　　大哥唤我何事？
乞丐　　　（白）　　　　　你自从跟我混到一块，总是在鸡毛棚里蹲着，净等别人讨要了来，你跟着张嘴，
　　　　　　　　　　　　　不给你吃吧，又丢了我们化子行的义气。
郑元和　　（白）　　　　　原来化子还算一行。
乞丐　　　（白）　　　　　怎么不算一行？三百六十行，算上这一行，就是三百六十一行。别瞧行道不挣
　　　　　　　　　　　　　钱，出过贵人总得算头一行。
郑元和　　（白）　　　　　化子倒是头一行了。
乞丐　　　（白）　　　　　作这个买卖不用本钱，怎么不是头一行？可是哪一行也不养活闲人，你坐着吃，
　　　　　　　　　　　　　将来总有吃不着的时候，你也得长长心要要强，上街上要一回饭，叫同行的
　　　　　　　　　　　　　人瞧得起你，别叫他们说你这小子连要饭都没出息。
郑元和　　（白）　　　　　我有出息也不能要饭。
乞丐　　　（白）　　　　　说话别伤众，幸亏遇见我，要遇见别人问你个吃行恨行的罪，你担的起吗？
郑元和　　（白）　　　　　我不会讨饭也是枉然。
乞丐　　　（白）　　　　　吃什么得说什么，你不会，我是你的老前辈，你可在我跟前领教领教。
郑元和　　（白）　　　　　如此倒要领教。
乞丐　　　（白）　　　　　法不轻传，我先教你一句吧。
郑元和　　（白）　　　　　一句也是好的。
乞丐　　　（白）　　　　　一句你也得磕头拜师父，我保管你学会这一句走遍天下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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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和　　（白）　　　　　这一句有如此的妙法，师父请上，受我一拜。
乞丐　　　（白）　　　　　起来。
郑元和　　（白）　　　　　谢师父，请将这一句传授弟子。
乞丐　　　（白）　　　　　你听着，我可教啦。
郑元和　　（白）　　　　　弟子愿学。
乞丐　　　（白）　　　　　哎呀，我的老爷、太太！
郑元和　　（白）　　　　　这有何难，我已会了。
乞丐　　　（白）　　　　　会啦，叫给我听。
郑元和　　（白）　　　　　哎呀，我的老爷、太太！
乞丐　　　（白）　　　　　不对不对，你再来。
郑元和　　（白）　　　　　哎呀，我的老爷、太太！
乞丐　　　（白）　　　　　就算搭了调啦。你一个儿出去，我不放心，我得跟着你，你拿着我那根棍子。
郑元和　　（白）　　　　　拿它作甚？
乞丐　　　（白）　　　　　预备打狗。咱们走哇。
郑元和　　（白）　　　　　咳，我元和不想落到这般光景呵！
　　　　　（西皮摇板）　　读诗书不能功名上进，
　　　　　　　　　　　　　只落长街上叫化连声。
乞丐　　　（白）　　　　　你叫哇。
郑元和　　（西皮摇板）　　无奈何叫一声，羞愧难忍……
　　　　　（白）　　　　　哎呀我的老爷、太太！
乞丐　　　（白）　　　　　对啦，就是这么叫。
郑元和　　（西皮摇板）　　老天爷困杀我满腹经纶。
（四龙套、郑儋、院子同上。）
郑儋　　　（西皮摇板）　　到京都元和儿不见踪影，
　　　　　　　　　　　　　难道说小奴才不在京城。
　　　　　　　　　　　　　拜客归大街前勒马停倾。
郑元和　　（白）　　　　　哎呀老爷、太太！
郑儋　　　（西皮摇板〉　　那化郎好一似我儿声音！
　　　　　（白）　　　　　这叫化的怎么好似元和声音？
　　　　　　　　　　　　　家院，将那少年叫化唤来见我。
院子　　　（白）　　　　　是。
（院子向郑元和。）
院子　　　（白）　　　　　那一叫化，老爷唤你。
（郑元和向乞丐。）
郑元和　　（白）　　　　　有官员传唤，大哥你去吧。
乞丐　　　（白）　　　　　老爷叫你，你去吧，我得歇歇去。
（乞丐下。郑元和看院子。）
郑元和　　（白）　　　　　你不是院公么？
院子　　　（白）　　　　　你不是公子么？老爷那里等你。
（院子推郑元和。）
院子　　　（白）　　　　　老爷，这叫化是公子。
（郑元和跪。）
郑元和　　（白）　　　　　爹爹！
郑儋　　　（白）　　　　　你口称爹爹，难道是元和么？
郑元和　　（白）　　　　　正是孩儿。
郑儋　　　（白）　　　　　好奴才！
　　　　　（西皮散板）　　听一言来心头恨，
　　　　　　　　　　　　　大胆奴才败门庭。
　　　　　　　　　　　　　翻身下了马金镫，
（郑儋下马。）
郑儋　　　（西皮散板）　　一一从头问分明。
　　　　　（白）　　　　　元和，我命你求取功名，你怎么落得这般模样？
郑元和　　（白）　　　　　哎呀爹爹呀！爹爹盘问孩儿，不敢隐瞒，只因孩儿迷恋烟花，床头金尽，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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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僮，被鸨儿骗出院来，只落得乞讨之中。
郑儋　　　（白）　　　　　怎么讲？你迷恋烟花，床头金尽，只落得乞讨之中么？
郑元和　　（白）　　　　　正是。
郑儋　　　（白）　　　　　好奴才！为父自到京中，不知你这奴才的下落，耳中早有风闻，知你作出不肖
　　　　　　　　　　　　　之事，不想你果然落在乞讨之中。
郑元和　　（白）　　　　　孩儿不肖，求爹爹教训。
郑儋　　　（白）　　　　　你手中是什么棍棒？
郑元和　　（白）　　　　　这是孩儿的打狗棒子。
郑儋　　　（白）　　　　　为父要借他一用，你且起来。
郑元和　　（白）　　　　　谢爹爹。
（郑儋接棍。）
郑儋　　　（白）　　　　　你是元和？
郑元和　　（白）　　　　　正是元和。
郑儋　　　（白）　　　　　你是我儿？
郑元和　　（白）　　　　　正是孩儿。
郑儋　　　（白）　　　　　好奴才！
　　　　　（西皮散板）　　郑家本是名贤胤，
　　　　　　　　　　　　　世代簪缨受皇恩。
　　　　　　　　　　　　　岂容乞丐来相溷，
（郑儋打。）
郑儋　　　（西皮散板）　　活活打死不肖人。
郑元和　　（西皮散板）　　爹爹教训儿遵领，
　　　　　　　　　　　　　望求还念父子情。
郑儋　　　（西皮散板）　　迷恋烟花忘父训，
　　　　　　　　　　　　　哪一个与你有父子情。
　　　　　　　　　　　　　越思越想心越恨，
（郑儋打。）
郑儋　　　（西皮散板）　　顷刻叫你丧残生！
（郑儋打倒郑元和。）
院子　　　（白）　　　　　老爷，公子气绝了。
郑儋　　　（白）　　　　　闪开了。
（郑儋摸。）
郑儋　　　（白）　　　　　这奴才果然死了，家院与我带马。
院子　　　（白）　　　　　求老爷赏副棺木，盛殓公子。
郑儋　　　（白）　　　　　买一副大的，连你这奴才装在其内，带马。
　　　　　（西皮散板）　　非是老夫心太狠，
　　　　　　　　　　　　　家庭难留不肖人。
　　　　　　　　　　　　　扶着雕鞍不认镫，
　　　　　　　　　　　　　再把家院叫一声。
　　　　　（白）　　　　　家院，你方才说什么买棺木？
院子　　　（白）　　　　　盛殓公子。
郑儋　　　（白）　　　　　买也由你，不买也由你。
院子　　　（白）　　　　　小人去买。
（郑儋看须。）
郑儋　　　（白）　　　　　家院，老爷老了。
院子　　　（白）　　　　　老爷不老。
郑儋　　　（白）　　　　　哦不老，从今老爷是无儿的了。
院子　　　（白）　　　　　老爷来年必生贵子。
（郑儋回头看，哭。）
郑儋　　　（白）　　　　　元和我儿，哎儿。
　　　　　　　　　　　　　哦，家院，那奴才活转过来了。
院子　　　（白）　　　　　公子不曾活转。
郑儋　　　（白）　　　　　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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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儋上马，哭。）
郑儋　　　（白）　　　　　元和我儿，哎儿哦！
（四龙套领郑儋同下。）
院子　　　（白）　　　　　老爷已去，待我去买棺木。
（院子走。）
院子　　　（白）　　　　　我是久在常州，这长安城棺材铺哪方去找？你看那边来了一个女子，待我问她
　　　　　　　　　　　　　一问。
李亚仙　　（内白）　　　　走哇！
（李亚仙上。）
李亚仙　　（西皮散板）　　长安城中都找尽，
　　　　　　　　　　　　　因何不见有情人？
院子　　　（白）　　　　　大姐请了。
李亚仙　　（白）　　　　　请了。敢是失迷路途？
院子　　　（白）　　　　　不是的，我是借问一声，哪里有棺材铺？
李亚仙　　（白）　　　　　你问他则甚？
院子　　　（白）　　　　　只因我家公子，迷恋烟花，在乞讨之中被我家老爷打死，尸首丢在十字街头，
　　　　　　　　　　　　　我要去买棺木，盛殓公子。
（李亚仙惊。）
李亚仙　　（白）　　　　　你老爷尊姓？
院子　　　（白）　　　　　我家老爷是常州刺史郑大人。
李亚仙　　（白）　　　　　你家公子敢是郑元和么？
院子　　　（白）　　　　　正是郑元和，你怎么晓得？
李亚仙　　（白）　　　　　奴家李亚仙，与郑公子十分交好，如今还在此寻访。
院子　　　（白）　　　　　你就是与我家公子交好的妓女么？我家公子活活被你害死，你还说寻访二字，
　　　　　　　　　　　　　好生的无耻，哼！
（院子下。）
李亚仙　　（白）　　　　　呀！
　　　　　（二黄散板）　　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战抖，
　　　　　　　　　　　　　辜负我一片心到处搜求。
　　　　　　　　　　　　　战兢兢来至在十字街口，
　　　　　（白）　　　　　哎呀！
　　　　　（二黄散板）　　好一似乱箭穿痛彻心头。
（李亚仙绕场，见郑元和，撩衣跪倒。）
李亚仙　　（二黄散板）　　霎时间晃悠悠魂飞乌有……
（李亚仙哭。）
李亚仙　　（三叫头）　　　公子，郎君，哎呀，公子呵！
　　　　　（回龙）　　　　不由人裂肝肠珠泪交流。
　　　　　（二黄快三眼）　想当初在院中情深义厚，
　　　　　　　　　　　　　赏花时说不尽万种绸缪。
　　　　　　　　　　　　　辇千金买一笑豪情无偶，
　　　　　　　　　　　　　实指望温柔乡永占风流。
　　　　　　　　　　　　　恨毒鸨施奸计撇你出走，
　　　　　　　　　　　　　遇天伦遭毒手尸暴街头。
　　　　　　　　　　　　　再不能结同心花前携手，
　　　　　　　　　　　　　愿他生补长恨重咏好逑。
　　　　　　　　　　　　　惨凄凄只哭得青衫湿透，郎君呵！
（郑元和醒。）
郑元和　　（白）　　　　　疼煞我也。
李亚仙　　（二黄散板）　　莫不是他尸变好没来由。
　　　　　（白）　　　　　公子，奴家在此哭你，你不要尸变惊人！
郑元和　　（白）　　　　　我是死而复生，不是尸变。
（郑元和看。）
郑元和　　（白）　　　　　你不是李亚仙大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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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仙　　（白）　　　　　正是奴家。
郑元和　　（白）　　　　　大姐！
李亚仙　　（白）　　　　　公子！
（李亚仙、郑元和同哭。）
郑元和　　（二黄散板）　　你我今日重见面，
　　　　　　　　　　　　　好似破镜又重圆。
　　　　　（白）　　　　　不想我死在此处，她还来哭我，不枉我为了她受爹爹的责打，烟花有这样之人，
　　　　　　　　　　　　　慢说打死，就是碎骨粉身，也是甘心。
　　　　　　　　　　　　　大姐因何在此？
李亚仙　　（白）　　　　　奴家移居以后，不见公子到来，朝思暮想，不再见客。鸨儿道你变心，奴家不
　　　　　　　　　　　　　信，与她争吵几句，赎身出院，在长安城内赁了一所小房。闻得你落在乞讨之
　　　　　　　　　　　　　中，因此出门寻访。方才遇见你家院公，知你被堂上天伦打死，故尔赶来哭你，
　　　　　　　　　　　　　不想你死而复生，待我谢天谢。
郑元和　　（白）　　　　　大姐已经赎身出院，以后我二人是要常在一处欢乐的了。
李亚仙　　（白）　　　　　公子此言差矣，想堂上天伦将你打死，无非恨你迷恋烟花，不求上进，你怎么
　　　　　　　　　　　　　还是这样讲话？
郑元和　　（白）　　　　　我无处安身如何是好？
李亚仙　　（白）　　　　　就请公子随我回去。
郑元和　　（白）　　　　　夜气侵人，这件衣服你穿了回去。
李亚仙　　（白）　　　　　你身上衣单又有伤痕，不要被风吹坏，待我搀你回去吧。
郑元和　　（白）　　　　　大姐搀扶了。
　　　　　（二黄散板）　　大姐待我恩不浅，
（郑元和跌。）
李亚仙　　（二黄散板）　　也是前生有夙缘。
郑元和　　（二黄散板）　　从此两情相眷恋，
李亚仙　　（二黄散板）　　愿你读书莫偷闲。
（李亚仙、郑元和同下。）

【第十场】

（郑儋上。）
郑儋　　　（二黄摇板）　　祝万寿到长安瞻天仰圣，
　　　　　　　　　　　　　重家范灭天性倒底寒心。
　　　　　（白）　　　　　老夫自到长安恭贺万寿，因公务勾留，久未回转常州，不想我儿元和甘心下流，
　　　　　　　　　　　　　老夫一时气忿难消，竟在十字街头将他打死。
（郑儋落泪。）
郑儋　　　（白）　　　　　哎，也是我为了祖宗家法，不得不如此。仔细想来，倒底有些追悔。哎元和儿
　　　　　　　　　　　　　呵！
（郑儋哭。）
郑儋　　　（二黄摇板）　　我与你竟成了梦幻泡影，
　　　　　　　　　　　　　父子情反不如陌路之人。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老爷：邸报到。
郑儋　　　（白）　　　　　呈上来。
（郑儋看。）
郑儋　　　（白）　　　　　奉圣旨郑儋着除授中书侍郎即日宣麻。原来老夫改授京秩了，此乃天恩浩荡。
院子　　　（白）　　　　　小人与老爷贺喜。
（院子叩。）
郑儋　　　（白）　　　　　起来，升迁调转是我们做官的常事，贺的什么喜。
院子　　　（白）　　　　　老爷，今日升官留京为何烦闷？
郑儋　　　（白）　　　　　难道你还不知老爷的心事么？
（郑儋落泪。）
院子　　　（白）　　　　　老爷且免悲伤保重身体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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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儋　　　（白）　　　　　准备侍郎冠服，明日五鼓待老爷入朝谢恩便了。
　　　　　（二黄摇板）　　从今后改京曹不同外任，
　　　　　　　　　　　　　中枢地掌机密责任非轻。
（下郑儋，院子随下。）

【第十一场】

（〖内起初更鼓〗。郑元和上。）
郑元和　　（西皮原板）　　命运不济遭淹蹇，
（李亚仙上。）
李亚仙　　（西皮原板）　　林间毛羽看孤寒。
郑元和　　（西皮原板）　　三寸舌为安国剑，
李亚仙　　（西皮原板）　　且对青灯看简编。
郑元和　　（白）　　　　　大姐，小生自分残躯，已委沟壑，幸得大姐相救，与我调理病体，不但得了性
　　　　　　　　　　　　　命，并且你我终日在一处欢乐，真乃不幸之中大幸也。
李亚仙　　（白）　　　　　官人，自古道：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你贫贱患难皆已历尽，今乃大比之年，你何不奋志攻书以求上进。
郑元和　　（白）　　　　　我幼习诗书，四部典籍无所不通，到了你家，日夜攻习，十分劳倦，今日正好
　　　　　　　　　　　　　陪大姐清谈，那书不读也罢。
李亚仙　　（白）　　　　　当日堂上天伦因何打你？
郑元和　　（白）　　　　　这个，哦大姐，此乃前言，提他则甚？
李亚仙　　（白）　　　　　有道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日天伦打你，无非为你迷恋烟花不思上进，
　　　　　　　　　　　　　你若不肯攻书，岂不辜负堂上老人之望？
郑元和　　（白）　　　　　大姐如此相劝，待我攻起书来。
（〖内起二更鼓〗。）
郑元和　　（白）　　　　　哦，已是二更。
　　　　　（西皮摇板）　　展开书卷泪满面，
李亚仙　　（白）　　　　　你为何对了书卷落泪？
郑元和　　（白）　　　　　我是思想我父，故尔落泪。
李亚仙　　（白）　　　　　你既思念天伦，就该奋志攻书，早早得了功名回家相见。
郑元和　　（白）　　　　　哎。
　　　　　（西皮摇板）　　强打精神读圣贤。
　　　　　　　　　　　　　今古文章曾读遍，
　　　　　　　　　　　　　看书何如看天仙。
（郑元和看李亚仙。）
李亚仙　　（白）　　　　　你怎么眼不观书？
郑元和　　（白）　　　　　我心在书中也是一样。
李亚仙　　（白）　　　　　读书有三到。
郑元和　　（白）　　　　　何为三到？
李亚仙　　（白）　　　　　眼到、口到、心到。你眼不观书，哪有心在书中的道理。
（〖内起三更鼓〗。）
郑元和　　（白）　　　　　夜已深了，我们睡吧。
李亚仙　　（白）　　　　　天色尚早，你正好读书。
郑元和　　（白）　　　　　你夜夜逼我攻书，我十分劳倦，要早些安眠。
李亚仙　　（白）　　　　　还可少读片时。
郑元和　　（白）　　　　　明日再读也还不迟，你我快快安眠，不可负此良宵。
李亚仙　　（白）　　　　　你纵然要睡，我也不来陪你。
郑元和　　（白）　　　　　大姐，你救我到你家则甚？
李亚仙　　（白）　　　　　我因你世代名家，为人忠厚，有意将终身托付与你，为此将你接到家中，劝你
　　　　　　　　　　　　　攻书，日后得了功名，也是我的光彩，你怎么把我如此的轻贱，难道说我是个
　　　　　　　　　　　　　青楼出身，不知自重么？
郑元和　　（白）　　　　　大姐不要动怒，是小生失言了，待我攻书。
李亚仙　　（白）　　　　　这便才是。官人为何只管的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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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和　　（白）　　　　　我看大姐眼含秋水，真是个绝色美人。
李亚仙　　（白）　　　　　哦，你道我双目秀丽么？
郑元和　　（白）　　　　　正是。我爱你明眸善笑。
李亚仙　　（白）　　　　　呵呀天呀，不想我的双眼分了他读书之心，也罢，待我刺瞎了吧。
（李亚仙刺目，郑元和夺针。）
郑元和　　（白）　　　　　大姐不要如此，我跪下了。
（郑元和跪。〖内起四更鼓〗。）
李亚仙　　（白）　　　　　呀！
　　　　　（西皮流水板）　拔下鸾钗剔凤眼，
　　　　　　　　　　　　　心头好似火来燃。
　　　　　　　　　　　　　你那里只把奴眷恋，
　　　　　　　　　　　　　怎得鹭序与鸳班？
　　　　　　　　　　　　　你若是不听良言劝，
　　　　　　　　　　　　　落发空门去参禅。
　　　　　　　　　　　　　望郎君快把痴心断，
　　　　　　　　　　　　　饱读经编学圣贤。
郑元和　　（西皮摇板）　　今日蒙你来相劝，
　　　　　　　　　　　　　功成名就在眼前。
　　　　　（白）　　　　　大姐是个女子，尚且立志如此，我再不上进，有何面目立于世间？我从今奋志
　　　　　　　　　　　　　读书就是。
李亚仙　　（白）　　　　　若得如此，乃妾身之幸也。
郑元和　　（白）　　　　　今乃大比之年，我夜夜攻书，文章已有进益，我有意辞别大姐前去赴考。
李亚仙　　（白）　　　　　但不知几时起身？
郑元和　　（白）　　　　　五鼓天明就要起身。
李亚仙　　（白）　　　　　待奴与你打点考具。正是：
　　　　　（念）　　　　　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
（李亚仙下。〖内起五更鼓〗。）
郑元和　　（白）　　　　　不想李大姐如此正气，慢说出身行院，就是名门闺秀也是罕见。我元和好侥幸
　　　　　　　　　　　　　也。
　　　　　（西皮摇板）　　此去若把经纶展，
　　　　　　　　　　　　　衣锦荣归启笑颜。
（李亚仙上。）
李亚仙　　（白）　　　　　考具打点已齐。
郑元和　　（白）　　　　　大姐，我此番前去，不得功名便不回来了。
　　　　　（西皮摇板）　　要取声誉垂久远，
　　　　　　　　　　　　　不得功名誓不还。
（郑元和下。）
李亚仙　　（西皮摇板）　　孤闱再把重门掩，
　　　　　　　　　　　　　不堪离恨寄冰弦。
（李亚仙下。）

【第十二场】

（崔佑甫上。）
崔佑甫　　（引子）　　　　执长文衡，沐皇恩，选拔才人。
　　　　　（念）　　　　　龙楼凤阙九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我贵我荣君莫羡，当年原是一书生。
　　　　　（白）　　　　　老夫崔群，唐室为臣，官拜礼部尚书，今乃大比之年，老夫奉旨衡文，今日正
　　　　　　　　　　　　　好锁闱考试。
　　　　　　　　　　　　　左右！
（四龙套、来兴同暗上。）
崔佑甫　　（白）　　　　　打道贡院。
（〖牌子〗。众人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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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场】

（四青袍、郑元和同上。）
郑元和　　（西皮摇板）　　金殿上占鳌头扬名显姓，
　　　　　　　　　　　　　不负我寒窗下苦读书文。
　　　　　（白）　　　　　下官郑元和。自被李大姐逼迫攻书，入了考场文章得意，居然大魁天下，我爹
　　　　　　　　　　　　　爹已授京曹现在长安，本当回家见父，又恐爹爹不认亚仙，我还是先见大姐再
　　　　　　　　　　　　　作商议。
　　　　　　　　　　　　　左右开道。
　　　　　（西皮摇板）　　虽然是得功名心中不稳，
　　　　　　　　　　　　　又恐怕老爹爹不认佳人。
　　　　　（白）　　　　　来此已是，大姐开门来。
李亚仙　　（内白）　　　　来了！
（李亚仙上。）
李亚仙　　（西皮摇坂）　　耳听得马蹄声金锣响震，
　　　　　　　　　　　　　想必是我郎君金榜题名。
（李亚仙开门，见郑元和。）
李亚仙　　（白）　　　　　郎君衣锦而归，想必是高中了。
郑元和　　（白）　　　　　仰赖天恩，得中头名状元。
李亚仙　　（白）　　　　　郎君大魁天下了，待我谢天谢地。
郑元和　　（白）　　　　　当谢天地。大姐，我今得了功名，我与你乃是患难夫妻，你可将凤冠、霞帔穿
　　　　　　　　　　　　　起同拜祖先。
李亚仙　　（白）　　　　　且慢，郎君既然记得祖先，怎么忘了父母，闻得堂上现在京中，郎君就该回去
　　　　　　　　　　　　　见父才是正理。
郑元和　　（白）　　　　　这个，哦大姐，我爹爹性情刚正，我一向在外冶游，曾受教训，怎敢回去？
李亚仙　　（白）　　　　　堂上教训郎君，无非为郎君不求上进，如今郎君一举成名，状元及第，与祖宗
　　　　　　　　　　　　　增了许多光采，若是回去，堂上必然欢喜。
郑元和　　（白）　　　　　不是啊，我若回去，恐怕爹爹与我提起婚姻之事。
李亚仙　　（白）　　　　　郎君，听你之言，还是为的奴家。想我李亚仙出身微贱，原不敢代你主持中馈。
郑元和　　（白）　　　　　大姐说哪里话来。下官若不是大姐相救，莫说功名，连性命都无有了。我履历
　　　　　　　　　　　　　上面已经写了妻室李氏。
李亚仙　　（白）　　　　　住了。天下岂有无父之国。你为了儿女私情，连纲常大礼都忘却了，你哪里为
　　　　　　　　　　　　　了奴家恩义，分明爱的奴家颜色，今日既无父子之情，他年焉有夫妻之义？奴
　　　　　　　　　　　　　家一旦色衰，安望白头相守，你枉读诗书不知礼义，我悔不该结识与你，今日
　　　　　　　　　　　　　你不回去认父，我便自刎而死，免受日后的凌虐。
郑元和　　（白）　　　　　大姐不必动怒，下官回去就是。
李亚仙　　（白）　　　　　这便才是。
　　　　　（西皮摇板）　　望郎君听奴言不可执性，
　　　　　　　　　　　　　回家去表一表父子之情。
郑元和　　（西皮摇板）　　听大姐金石言如同梦醒，
李亚仙　　（白）　　　　　郎君快去。
（李亚仙下。）
郑元和　　（西皮摇板）　　回家去认天伦表我寸心。
　　　　　　　　　　　　　叫人役忙开道中书府进，
（四青袍、郑元和同绕场。）
郑元和　　（西皮摇板）　　郑元和今日里才转家门。
　　　　　（白）　　　　　门上有人么？
（院子上。）
院子　　　（白）　　　　　那一官员怎么好似我家公子？
郑元和　　（白）　　　　　院公，是我得中回来。快快引我去见老爷。
院子　　　（白）　　　　　公子随小人来。
郑元和　　（白）　　　　　人役回避。
（四青袍同下。郑元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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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和　　（白）　　　　　爹爹。
（郑儋上。）
郑儋　　　（西皮摇板）　　朝罢归来心闲静，
郑元和　　（白）　　　　　爹爹。
郑儋　　　（西皮摇板）　　耳边听得唤天伦。
　　　　　　　　　　　　　打死元和绝后胤，
　　　　　　　　　　　　　难道娇儿又还魂？
　　　　　　　　　　　　　走向前庭用目瞬——
（郑儋看。）
郑儋　　　（白）　　　　　你是元和？
郑元和　　（白）　　　　　正是元和。
郑儋　　　（白）　　　　　你是我儿？
郑元和　　（白）　　　　　正是孩儿。
郑儋　　　（白）　　　　　我儿！
郑元和　　（白）　　　　　爹爹！
（郑儋、郑元和同哭。）
郑儋　　　（哭头）　　　　啊啊啊，我的儿哇！
　　　　　（西皮摇板）　　你怎得回家见父亲？
郑元和　　（白）　　　　　爹爹请上，待孩儿大礼参拜。
（郑元和拜。）
郑儋　　　（白）　　　　　罢了。为父因新状元与你同名同姓，正在怀疑，不想果是我儿。儿啊，你被为
　　　　　　　　　　　　　父打死街头，怎得还阳？
郑元和　　（白）　　　　　孩儿当日不过一时昏迷，原不曾死。是那烟花女子李亚仙将儿救往她家，劝儿
　　　　　　　　　　　　　攻书。
郑儋　　　（白）　　　　　你身边一文无有，怎能在烟花院中安身？
郑元和　　（白）　　　　　她已赎身出院，自立门户，将孩儿留在家中，每日攻读学业。今科入场赴试，
　　　　　　　　　　　　　得中头名状元，因此回来在爹爹面前请罪。
郑儋　　　（白）　　　　　她乃烟花之辈，将你接到家中，不过以情欲为重。
郑元和　　（白）　　　　　她自从留下孩儿以后，每日作些针黹，苦劝孩儿攻书，不以情欲为念。
郑儋　　　（白）　　　　　青楼之中有这等之人，真正的难得，你且道她怎样劝你攻书？
郑元和　　（白）　　　　　有一日孩儿觑了她的双眼，她便手执金簪，要将双目戳瞎。
（郑儋惊。）
郑儋　　　（白）　　　　　她可曾戳瞎？
郑元和　　（白）　　　　　是孩儿急忙救护，才得无事。如今催我拜见爹爹，也是她的主意。
郑儋　　　（白）　　　　　可是实言？
郑元和　　（白）　　　　　句句实言
郑儋　　　（白）　　　　　烟花之中竟有这等之人，真个可敬可爱。啊儿呀，为父有一言与你商议。
郑元和　　（白）　　　　　爹爹有何吩咐？
郑儋　　　（白）　　　　　我儿虽得功名，未娶妻室，为父要与你讲到婚姻之事。
郑元和　　（白）　　　　　这个愿听爹爹吩咐。
郑儋　　　（白）　　　　　想这亚仙虽然是青楼中人，她的贤德就是名门闺秀也不过如此，为父有意就命
　　　　　　　　　　　　　我儿娶她为妻。
郑元和　　（白）　　　　　孩儿也有此意，履历上面已经书了妻室李氏，纵然爹爹与孩儿另结丝罗，孩儿
　　　　　　　　　　　　　也不敢从命，不想爹爹如此鸿恩，真令孩儿感恩不尽。
郑儋　　　（白）　　　　　自古道：知子莫若父。儿呀，想媳妇救了你的性命，延了郑氏后代，乃是我家
　　　　　　　　　　　　　祖宗有功之人，为父有意亲自接她回来，你可引了为父前去。
郑元和　　（白）　　　　　此事怎敢劳动爹爹，待孩儿前去将媳妇带来叩见公公。
郑儋　　　（白）　　　　　你敢违抗父命，为父就要打。
（郑元和跪。）
郑元和　　（白）　　　　　爹爹不要动怒，孩儿是被爹爹打怕了。
郑儋　　　（白）　　　　　你如今是为父的状元儿子了，为父怎舍得打你，起来。吩咐预备花轿，跟定为
　　　　　　　　　　　　　父去接你那状元夫人。带马。
（四衙役、院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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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儋　　　（西皮摇板）　　烟花女子有德性，
　　　　　　　　　　　　　倒比名门强几分.
　　　　　　　　　　　　　老夫亲自去迎聘，
（郑儋、郑元和、四衙役、院子同行。）
郑儋　　　（西皮摇板）　　不负她人一片心。
（郑儋入。院子、四衙役同下。）
郑儋　　　（白）　　　　　儿呀，快将媳妇唤来见我。
郑元和　　（白）　　　　　夫人快来。
（李亚仙上。
李亚仙　　（念）　　　　　针黹才完操井臼，
郑元和　　（白）　　　　　夫人快来。
李亚仙　　（念）　　　　　夫人相唤甚因由？
　　　　　（白）　　　　　郎君怎么唤我夫人，这实是不敢当啊！
郑元和　　（白）　　　　　夫人，你公公来了，快快向前叩见。
李亚仙　　（白）　　　　　待我向前。
　　　　　　　　　　　　　大人在上，李亚仙叩头。
郑儋　　　（白）　　　　　媳妇免礼起来。
李亚仙　　（白）　　　　　谢大人。
郑儋　　　（白）　　　　　你夫妻两旁坐下。
李亚仙　　（白）　　　　　大人在此，理当侍立。
郑儋　　　（白）　　　　　老夫言语甚多，必须坐谈。
李亚仙　　（白）　　　　　谢坐。
郑儋　　　（白）　　　　　媳妇，你的贤德老夫已听我儿言过，一概尽知。他履历上已写了妻室李氏，为
　　　　　　　　　　　　　此老夫亲来接你回去，与我儿共拜花烛。
李亚仙　　（白）　　　　　自古道：妻者齐也。奴家乃烟花下品，少爷乃名门贵胄，怎敢匹敌。
郑儋　　　（白）　　　　　媳妇贤能，古今罕匹，名门闺秀未必能及得你。况且救了我儿的性命，延了郑
　　　　　　　　　　　　　氏香烟，又肯相劝他攻书。才得大魁天下，与我郑氏门中添了一个状元儿孙，
　　　　　　　　　　　　　增了祖先许多光彩，皆你一人之功。媳妇不必推却，这状元夫人一定是你的了。
李亚仙　　（白）　　　　　不是啊，少爷初入宦途，若娶奴家为妻，恐被外人谈论。
郑儋　　　（白）　　　　　自古娶妻，娶德不娶门楣。那些不知世事的老儿们，替儿女订亲，先选门第，
　　　　　　　　　　　　　往往痴男娶了慧女，蠢妇嫁了才人，不知误了多少人的一生，老夫却不是那样
　　　　　　　　　　　　　的人，媳妇不可再提此事了。
李亚仙　　（白）　　　　　大人哪！
　　　　　（西皮流水板）　荥阳氏原本是簪缨华胤，
　　　　　　　　　　　　　秉朝绅奉象简诗礼高门。
　　　　　　　　　　　　　奴自愧蒲柳姿教坊下品，
　　　　　　　　　　　　　似菟丝附女萝有玷清名。
　　　　　　　　　　　　　与郎君奉箕帚已属非分，
　　　　　　　　　　　　　学一个汉朝中诗婢康成。
郑儋　　　（西皮流水板）　好一个贤女子谦德可敬，
　　　　　　　　　　　　　我焉能辜负她一片高情。
　　　　　　　　　　　　　若不能立纲常正名定分，
　　　　　　　　　　　　　我枉读圣贤书无义无仁。
（院子上。）
院子　　　（白）　　　　　圣旨下，叫老爷全家接旨。
郑儋　　　（白）　　　　　圣旨是为我儿而来，我儿前去接旨。
郑元和　　（白）　　　　　孩儿遵命。
李亚仙　　（白）　　　　　且慢，一家之中父母为尊，况且大人官高爵显，理当一同接旨。
郑儋　　　（白）　　　　　既是要我全家接旨，你也不必回避。
　　　　　　　　　　　　　香案接旨。
（四龙套、来兴、崔佑甫同上。）
崔佑甫　　（白）　　　　　圣旨下，跪听宣读！诏曰：朕阅看新科状元郑元和履历，知其为大臣郑儋之子，
　　　　　　　　　　　　　不胜欣悦，今着尚书崔群传旨，封郑儋为上柱国，郑元和加升凤阁侍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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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李氏封为汧国夫人，外赐锦缎。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郑儋、
郑元和、
李亚仙　　（同白）　　　　万万岁。
郑儋　　　（白）　　　　　有劳崔仁兄奉旨而来，小弟面谢。
崔佑甫　　（白）　　　　　岂敢，老仁兄父子济美可喜可贺。
郑儋　　　（白）　　　　　小儿多蒙仁兄提拔，我父子感谢不尽。
来兴　　　（白）　　　　　老爷少爷，小的来兴叩头。
郑儋　　　（白）　　　　　你不是来兴么？因何在崔大人身旁？
来兴　　　（白）　　　　　小的上一科跟我们少老爷到京赶考，谁知道他没去下场，跑到勾栏院里头闹了
　　　　　　　　　　　　　个水浑。那勾栏院里有个李亚仙，那个狐狸精简直把少爷迷住啦，少老爷叫她
　　　　　　　　　　　　　狼了个有屁股没毛，把我这么个大活人，卖给崔大人，他填还了李亚仙了。老
　　　　　　　　　　　　　爷子你说这李亚仙可恨不可恨？
郑儋　　　（白）　　　　　狗才放肆，怎么骂起少夫人来了？
来兴　　　（白）　　　　　她怎么是少夫人？
郑儋　　　（白）　　　　　她如今是你少爷的妻室，岂不是少夫人？
崔佑甫　　（白）　　　　　仁兄为何替令郎纳个青楼之女？
郑儋　　　（白）　　　　　只因小儿前科到京赴考，迷恋烟花，将银钱花尽，被鸨儿赶出，流落长街讨饭，
　　　　　　　　　　　　　被小弟打死街头。
崔佑甫　　（白）　　　　　这样儿子早该责打，不但仁兄要打，就是小弟遇着这样儿子也要打。只是令郎
　　　　　　　　　　　　　怎得复生？
郑儋　　　（白）　　　　　小弟这儿媳李氏为了小儿之事赎身出院，到处寻访小儿。那时小儿被小弟打得
　　　　　　　　　　　　　一时昏迷，并不曾死。我这儿媳将他救去，医治病体得以痊愈，又苦苦劝他攻
　　　　　　　　　　　　　书，小儿才得大魁天下，小弟念她贤德，故此纳她作个儿媳。
崔佑甫　　（白）　　　　　烟花之中竟有这等之人，小弟倒要见她一见。
郑儋　　　（白）　　　　　媳妇，见过你丈夫的老师。
李亚仙　　（白）　　　　　崔大人请上，受我一拜。
崔佑甫　　（白）　　　　　请起请起。
　　　　　　　　　　　　　啊郑仁兄，她既是状元夫人，为何还不冠戴起来？
郑儋　　　（白）　　　　　仁兄之言，真知我心也。
郑元和　　（白）　　　　　老师，来兴原是门生贴身书童，愿将他赎回。
崔佑甫　　（白）　　　　　你我乃是得意师生，何用说个赎字。
　　　　　　　　　　　　　来兴，你以后仍回郑府去吧。
来兴　　　（白）　　　　　谢大人。
（来兴想。）
来兴　　　（白）　　　　　不得了！我刚才得罪了我们少老爷的心上人，她要作了太太，我吃不了。
（来兴跪。）
来兴　　　（白）　　　　　小的刚才骂了我们少夫人，求老爷、少老爷给我疏通疏通。
（院子跪。）
院子　　　（白）　　　　　那日我在十字街头也骂过少夫人，小人也得罪过少夫人，求老爷、少老爷讲情。
郑儋　　　（白）　　　　　两个奴才敢得罪少夫人，与我扯下去打。
李亚仙　　（白）　　　　　启禀大人、少老爷：他二人虽然辱骂于我，乃是为主忠心，望大人、少老爷开
　　　　　　　　　　　　　恩饶恕。
郑儋　　　（白）　　　　　既是少夫人讲情，起来。
来兴、
院子　　　（同白）　　　　谢老爷。
郑儋　　　（白）　　　　　谢过少夫人。
来兴、
院子　　　（同白）　　　　多谢少夫人。
崔佑甫　　（白）　　　　　好！真谦德可佩。郑仁兄，方才圣旨到来，已封令媳为汧国夫人，今叫她拜在
　　　　　　　　　　　　　老夫门下以为义女，不知老仁兄意下如何？
李亚仙　　（白）　　　　　这个越发使不得。
郑儋　　　（白）　　　　　儿呀，快拜过你的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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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和　　（白）　　　　　岳父请上，小婿拜见。
郑儋　　　（白）　　　　　媳妇，还不拜你义父。
李亚仙　　（白）　　　　　爹爹请上，女儿拜见。
（李亚仙拜。）
来兴、
院子　　　（同白）　　　　小的叩天喜。
郑儋　　　（白）　　　　　起来。
崔佑甫　　（白）　　　　　我儿快换衣服。
　　　　　　　　　　　　　老仁兄，你我是亲家了，叫他夫妻今日在此合卺，住过三日，再回尊府。
郑儋　　　（白）　　　　　仁兄的令嫒，小弟理应央媒说合。
崔佑甫　　（白）　　　　　我自作媒人。
郑儋　　　（白）　　　　　如此多谢大媒。
（崔佑甫笑。）
崔佑甫　　（白）　　　　　丈人也是我，媒人也索性是我，连傧相我都带下来了。
郑儋　　　（白）　　　　　劳驾了。
崔佑甫　　（白）　　　　　伏以：
　　　　　（念）　　　　　奇文又奇文，老师改丈人。媒人还是我，六礼即刻成。
　　　　　（白）　　　　　搀新人！
（郑元和、李亚仙交拜。）
郑儋　　　（白）　　　　　送入洞房！
（郑元和、李亚仙同下。）
崔佑甫　　（念）　　　　　不料青楼出了夫人，
郑儋　　　（念）　　　　　不想叫化也有状元。
　　　　　（白）　　　　　后面饮酒。
（〖尾声〗。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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